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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山记

通往大山腹地的野径上，一排足迹是锯齿状的，不像犹

疑中的否定。寂寥处，它们用一团亚麻色的光，照临。这

九龙山，九条龙的背脊上，谁是“野人”？

八仙钓台，有一个角肯定是残缺的，那些故人就不提

了。山中一日，不会有第九个成仙的人。仅仅出于神秘和

猎奇，我收买了其中一个。

水做的九龙山。九龙山最大的水，有两滴：一滴落入钱

塘，叫钱塘江；一滴落入乌溪，叫乌溪江。钱塘和乌溪，是

一对识相的兄弟。

看见白豆杉，看见马褂木和凹叶厚朴。我妈说：它们都

是实打实的好东西。与它们相遇的时候，它们在笑。

新开的路面，一些落叶修正另一些落叶。总的来看，它

们要比护林员更轻松些，使用的工具是风和光阴。在这些

落叶上走，我也是其中一片。两鬓的白发，是洒在叶片上

的露珠。

银雀树，一棵挨一棵，一点都不像银雀的样子。灰黑，

或灰白。小枝上，没有毛。我因此认定它们必定也没有翅

膀，但我有。在九龙山，知天命的我是一只银雀，会飞。

至少有两只黑熊，我没有看到，山里人周惠龙也没有看

到。松坑岗的一台红外相机，终于看到了……惠龙指给我

看黑熊照的时候，天空晃了晃，大地倾斜。一场由黑熊制

造的战争，马上开演了。

晨光比山下的来得急，海拔与我的早起差不离。穿上

休眠一夜的外套，我走进同样早起的雾岚中。雾岚是山岩

的外套，九龙山是谁的外套？此刻，山中静穆，护林员正牵

着他的狗，走在遮天蔽日的深山密林中。

沉默的一面，叫隐忍。呼啸的一面，叫坚强。

每一块石头都有包容。每一株草木，都有不被察觉的

根须。鹿含草传说动人，但最动人的都不是传说。生长、

守望，破落、消亡……九龙山故事，只能是一座山深藏的心

事，而秘境，从来大于想象——

衙前赋

水是一种养育，萧绍官河是一种成全。从明洪武元年

至今，古金田变脸，衙前在旧章里，翻过又一页。

脚步敲出鼓点，水色中，风声激越。而凤凰山，应和着

凤凰的鸣啭，指点江山。衙前，书写变革的一个注解。

水做的衙前，孕生于火。水与火交织、相融。一种照

亮，是血性。一种沉浸，是忘我。

“农民”——衙前大写的两个字，种在地上，长在山上，

奔跑在历史的一个个节点上。举起左手，叫“农运”；举起

右手，叫“革命”。

那样一群人，信仰当笔。那样一本书，红色当册页。衙

前农民运动，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村小学校。李成

虎、陈晋生、单夏兰、沈定一、刘大白，杨之华。一个笔划，

一条路。当这些长短不一的名字叠加一起，就是：一座鲜

活明亮的里程碑。

星星闪耀，在辽阔的夜空中。

而头戴星光的衙前子嗣们，从不会忘记，是什么样的血

脉，在流淌，在奔腾。

在一种坚忍里敞开胸怀。开放与包容，接纳时代的选

择。涤荡与弄潮，是一种姿态，深融是一种姿态。如是姿

态，让衙前化蛹成蝶，波涛蓄势起于涓滴。

红色风情小镇。绿色生态乡村。化纤钢构产业“硅

谷”。杭绍一体化建设“桥头堡”。一个个新的命名，一张

张新的名片，交相辉映，五彩缤纷。

凤凰展翅，天更蓝，水更亮。衙前人将自己的越剧小

调，越唱，越欢。

诗人眼中，衙前，是一首内蕴丰沛且充满张力的朗诵

诗。水是前奏，红色是根基，改革、发展是诗的灵魂。“幸福

衙前”，则是其诗意最终的抵达。

风，在吟咏。草木，在吟咏。整个萧绍大地，在吟咏。

在这里，我已忘记异乡人身份。遇见之事，都是期待中

事。遇见之人，都是想要见的亲人。

如若，从这一天开始，在我的旅程，又一次完成新的辨

认，那么，生命中的喧响，必定源于大地强大的内心。

来自于历史与现实交汇处的经久不息的这水声，这风声。

此刻，选择这样的方式，为衙前写下每一个字，是因

为，在这每一个字里，我能看见一种光、一种赐予、一种深

深的问询和祝福。

请相信，我所描述的信仰，不仅仅属于衙前，也属于春

天里迎风生长的每一颗心灵。

大地上的行走
流泉（市直）

一年一端午，端午的味道，最浓在中午。今年的端午，

我在高速公路出口处。

十一点多，我草草嚼了两个粽子，整理着装，带上反光

背心，匆匆跨出家门。门外枇杷树上，鸟语唧唧啾啾，声声

叫唤我缓一缓脚步，抬一抬头。仰望绿叶从中，四五颗枇

杷若隐若现，两羽白头翁在枝干间跳跃嬉戏，无忧，浪漫。

看到了，白头翁，您好！白头翁。你们继续悠然自得过

端午吧，我有我的使命，我有我的职责，立刻出发。

到高速出口，防疫卡点执勤，交班给我的是芳芳，她俏

皮地手臂一伸，说：“竹，这天气太闷了，你瞧，防护服、警

服、皮肤被汗水沾黏成一体了。”我瞧了瞧，笑道：“芳，辛

苦！这回轮到我公费桑拿了。”

在卡点与我风雨与共的是警花，美其名曰：旻枫。穿上

蓝色防护服，戴好口罩、隔离帽、隔离面罩、橡胶手套，随即

投入战斗。刚开展三两个回合就汗流浃背，汗水闷在防护

服里，大汗小汗出不来，就浑身乱转，恰似蚂蚁痒处搔。旻

枫说：“竹，怎么热、这么闷，裤管被汗水吸附腿上，弯曲一

下膝盖都不能了。”我说同感，同感，对话时间透过隔离面

罩，无意间撞见她的双眸，刹那间，眉宇之间尽显侠胆柔

情、诗书年华。这个端午节，爱人也在县征迁工作组加班，

她只能将四岁的女儿骗到奶奶家，自己“逃”出来执勤。“露

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其中滋味，谁能猜得透？

工作如火如荼，一不留神，乌云漫卷，暴风骤雨说来就

来。虽有雨棚，可是风雨也顽皮，能戏谑雨棚下的每一寸

土地。不一会，我们上半身是汗水，下半身是雨水，大雨小

雨轮番不停，分分秒秒考验着我的意志和战斗力，旻枫不

是软弱的枫，有时还站在前面护着我。

我们所在点位的主要任务是，维持交通秩序、查看过往

车辆是否有通行证。以前我有过多次执勤，车辆过来，拦

车喊话，叫司机出示通行证。隔着玻璃，话喊少了有的司

机没听清，喊多了又嫌我烦。若遇大雨倾盆，叫司机摇下

车窗对话、出示通行证，确实很不方便，任凭嗓子喊哑还遭

抱怨。

旻枫，是这样做的。车来了，她右手举“停”字牌，左手

举通行证，驾驶员一看心神领会，主动出示通行证。无需

扯大嗓，也把工作干得妥妥的，通行效率明显提高，也减少

许多抱怨。我学得旻枫法，工作少了许多苦和累，真的。

圈在巴掌大的地盘，六个小时连续站着工作，说不苦不

累，骗人。然，千万人中能选择我上场抗疫，细心一想，真

好！

汗、雨、雾，巧妙的把疫情当下的工作，晕染出诗画韵

味。呵！我真想以云幕当布，手指为笔，汗水代墨，书写一

页防疫抗疫的传奇。

工作正来劲，6 小时的执勤，随着暴风雨的停止而结

束。交好班，卸了装束，掏出久违的手机，只见未“批阅”的

微信太多，小红点一大串滑不到底，微信中朋友大多在晒

端午美食、晒粽子、晒美图、晒祝福、晒节日的气氛。而我

们，骄傲地品尝的是“战地”风味。

浏览过微信，放眼雨后的远山，泼墨山水，丹青未干，

如梦如幻。我藏起了手机，回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到家门口时，枇杷树的小鸟已归巢，枇杷无踪迹。进

屋，只见爱妻斜靠沙发，睡着了，手机掉在地上，抖音还在

“抖”，阴雨天的，她独自在家等老公，挺不容易的。我不忍

心打扰，悄然挨着她坐下，等她这一觉自然醒，饭菜慢慢

吃，情话慢慢聊，佳节慢慢过。

我是那么自信，在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齐心防控，

疫情终将烟消云散，到那时，你、我、他摘下粘人的口罩，一

个个露出灿烂笑脸，面向阳光、面向大自然。

我们在风雨里打卡
叶亦竹（松阳）

如果我有李白一半潇洒，狂意随

风起，诗从山野兴，绣口一吐，就是半

袖盛唐；如果我有潘安一半风姿，为万

人所倾，其妍容难赋，秀脸半张，就是

一树菩提；如果我有韩信一半神武，暗

度过陈仓，草木皆成兵，佩剑一挥，便

是半片江山。

这大千世界，有太多泛泛如此类

的如果，尽管我们深知，我们口中的如

果永远不能变成现实，就像一地散落

的酒瓶，所给予的不过只是一点点宽

慰，和自欺欺人式的遗忘，可我们还是

一样，倔强地以天才自比，幻想创造理

想中的乌托邦。

尽管我们知道穷尽一生也不可能

达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

开心颜”的境界，走过一生也只能讨得

三星半点的喜欢。环顾四周，似乎所

有人都是这种一眼望到死的活法。可

披荆斩棘的少年，怎会甘愿留在低矮

的沙丘，我们在生活的痛与苦之间徘

徊，终究会一步一步爬向那珠峰。

京城纸贵，不是所有的小孩都能

如愿以偿，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现实

和理想中来回穿梭，保持平衡，有多少

人做过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梦，又有

多少人能咬牙坚持，达到顶峰。

我们要承认很多事，包括平凡。

可只有站在芸芸众生之中，我们才更

容易发现，我们只不过是天下苍生中

渺小的一个，可是，难道就这样放弃

了?
当成绩配不上你的努力，当那些

自己许下的诺言越来越远，当你逐渐

成为那个被自己讨厌的自己，你是否

会真的甘心?不懂为什么会逐渐叛逆，

婉拒父母的关心，其实也知道失败只

能怪自己。其实我知道在追求梦想的

路上，在成为别人口中那个令人羡慕

的自己的路上，难免风吹雨打，难免一

波三折，但不管这个世界再怎么样，不

管这个阶级再怎么固化，我们一定要

不再浮夸，成为真正的自己。

我不希望把短短一生都献给了低

俗和肤浅。我不知道人生到底该如何

书写才不会被评头论足，不知道所谓

成功是被谁所定义，不知道平凡的我，

又会被时代的浪潮冲向何方。

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的小孩

都能得到偏爱。我长相普通，成绩普

通，没有特长，没有背景，没有才华，可

谁说咸鱼不能翻身。

也许残酷的不是世界，也许令人

窒息的深海底下仍然残留着光，也许

在那曲径通幽处，仍留给不愿放弃之

人一条出路，只是我们还不够努力，还

不足以感动躲在云层后面的上帝。生

活当然不止苟且，也不止远方，还有那

个痴痴努力，跌倒再爬起奋斗的倔强

小孩。

如果可以，我宁愿永远做个倔强

小孩，乐观向上，拥有永远积极的心

态，也拥有重头再来的勇气。

永远做个倔强小孩
王一鸣（景宁）


